游走於鄉土與當代的心靈原鄉

解析黃圻文的藝術創作歷程與特質

黃朝湖（國際彩墨畫家聯盟會長）

　　生長於中部霧峰鄉間的黃圻文，是一位熱情、衝勁十足、創意無限的當代藝術家，也是一位立足台灣、放眼世界的烏托邦夢想者，更是一位飲水思源、言行一致的藝術宣揚者，他用大量的作品和文筆推銷自己，也用尖銳的口吻和毅力鼓吹當代藝術的本土情懷，近20年來，他沉醉在心靈原鄉的國度裏，自我反思、自我觀照和自我成長。

　　20年的物換星移，將一位滿腔熱忱的藝術追求者，從追隨、探索、創作，到對鄉土的認知以及使命感的生發，黃圻文一路走來，顛跛中有喜悅，困境中有突圍，失意中有創見，困頓中有磨練，練就了一身真功夫：畫自己的畫、寫自己的文章。策劃自己理念的展覽，完塑屬於黃圻文式的藝術心靈原鄉。

　　黃圻文發跡於80年代中期，當他還是中部地區大專生的時候，他已開始接觸現代藝術，不但勤於看書看展覽，也到處造訪藝術名家，然後用他的筆記錄藝壇現象，寫他的畫展觀感，幾乎是雙筆齊揮，一支筆畫畫，一支筆寫文章，就像60年代年青現代畫家一樣，用雙手藉著寫和畫打造自己的藝術園圃。

　　認識黃圻文是80年代我在台中開畫廊，黃圻文屬於常客，雖然他那時還是學生身份，但他的熱忱和見識令我印象深刻，90年代我在中部推展彩墨藝術理念，他則熱衷於當代藝術的創作和推展，直到新世紀來臨，黃圻文加入台灣彩墨畫家聯盟，由於理念的相近，於是有了合作與共同策展的機會，讓他的藝術理念和彩墨精神取得協調與平衡，展開了實質的互動和交往。

　　黃圻文是一位熱愛家鄉、推崇本土的藝術家，儘管受過歐美現代藝術洗禮，但他並不迷失自己，在紛雜多變的藝術風潮中，他畫抽象畫，拼非形象作品，做裝置性展覽，策劃戶外大型藝術活動，寫長篇論述，呼籲回歸鄉土認知，探究多元藝術領域，混身充滿活力和幹勁，架構出即草根又本土性的藝術家性格，而活躍於中台灣。

　　解析黃圻文的藝術思惟和創作走向，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他游走於鄉土情懷和當代藝潮的跡象，以及企圖併構單軌的「鄉土國際化走向」，這一走向不但出現在他的作品主題上，也出現在他的論述及策展上。

　　基本上，我們同意黃圻文接受閩習書畫流風及荷西、大和、中原及歐美文化影響的說法，但更直接的分析，實則應該是50年代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帶動台灣現代畫運動的實質沖擊，以及李仲生潛意識教學法的影響，讓他在極短的時間內，跳脫學院的束縛，直線而急速地投入現代藝術的研究和創作，這對一位80年代仍是學生的黃圻文來說，可以說是一種冒險，也是一種超脫，這種超脫首見於1989年他在台北美國文化中心個展的呈現上，當時他以宣紙、墨汁、壓克力彩和拼貼方式所完成的非形象作品，反映了他藉抽象符號來渲洩自我的情感與悸動，埋下了往後一連串的自我省思和追索。

　　90年代對黃圻文的挑戰，來自兩方面，一是以中部年輕藝術家身份參與台北2號公寓的集體展出，一是以大量的藝術文字探討藝術的創作本質，前者必須提出具有地方特質的繪畫符碼來與台北畫家並列於藝壇，同時不致於被邊緣化，另方面則需透過大量評介畫展文字來表述自己的藝術理念，並賦予鄉土關懷的氣勢。

　　90年代初，叔本華的一句話：「一般的書籍哲學家，就如同歷史的研究者；自己思考的人，則猶如事實的目擊者」所感動，於是他開始深入生活、深入鄉土、深入社區，也深入人群，不但以筆關懷鄉情，也真正參與地方的民代選舉，雖然當時以些微票數落敗，但他關懷地方、重視鄉情的作為，獲得地方人士的普遍讚同和肯定，也奠定了他未來推動地方文化藝術發展的良好基礎。

　　這段期間，黃圻文的作品出現兩項特質，一是擷取大紅大綠的台灣民間色彩，二是以極簡的佈局，表現內心的張力，試圖以符號的語言詮釋內心澎湃的思緒，尤其在經過民代選舉落敗之後，他開始全面回歸到鄉土生活的昇華，以親身體驗台灣民間生活習俗做為主軸，並且抽離表層的形象，以更自由的表現技法和方式來從事創作。

　　90年代後半期，黃圻文深入觀察台灣迎神廟會、宴會酒席、檳榔西施、電子花車、街頭招牌和商店櫥窗的五顏六色，深深被那充滿台灣社會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奮鬥力所折服，於是開始透過現實生活的百態還原為心靈原鄉的基本色相，再組構成民習風情的特殊色彩觀，並賦予無限的美感和象徵符號，以「出俗即雅美」的觀點來揮灑本土意識的另類禮讚，這當中，他參加了北中南三地的官辦或私辦的30多項展演活動，並曾以印刷品圖案與人體相搭配的作品証實他的努力走向。

　　21世紀的來臨，更是黃圻文大展身手的開始，首先，他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畫友在台中成立「得旺公所」，做為藝術展演替代空間，不但策展也參與出版旺報，其次是他從東海大學取得美術研究所碩士學位，為他的論述主張取得更堅實的根基，另外，他也更積極地在地方耕耘藝術園地，為社區發聲。

　　這期間，由他發起催生的有「草屯鎮農會產業文化園區」、霧峰藝文中心、光復藝術村、國姓「福龜藝術聚落」、國立台灣樸素藝術館，以及成立「誠真喜院」藝術創造實驗空間，並在台北、台中、草屯和高雄，推出行為藝術和行動藝術，另外還擔任霧峰時報編輯主任、文化局動力空間策展人，以及中區四所大學兼任講師和高雄美術館助理研究員，他推出的「家合萬事欣」和「文化美麗、民主圓滿」戶外裝置展，更是渾身充滿幹勁和活力。

　　黃圻文對於民間色彩的敏銳度，反映在他近期的作品上，他將霓虹燈的閃爍，檳榔西施的五顏衣裳和婚宴喜事氣氛，還原到大紅大綠的台灣特有色彩上，因此跟筆者多年來提倡的彩墨藝術理念相脗合，於是他的一系列色塊斑斑、熱情點點的彩墨作品，出現在國內外的展場上，並且獲得另眼相看。

　　縱觀黃圻文的藝術走向，無疑地是以鄉土情懷做主軸，以本土當代化接軌國際為主要訴求，而他的軸心思惟則一直環繞在心靈的原鄉－有泥土的芳香、鄉野的呼喊、童真的夢幻及生命的禮讚，這一訴求正如他自己所謂的「創作根本上在於個人對於時代精神、土地情感及人類共通情性之深入探討，不拘泥、不自限框架預設立場，隨著個人機遇、思惟、行動、串連出一幕幕生活存在的驚喜軌跡脈絡」一樣貼切。

　　黃圻文的才華，就像散落一地的小珠子，每棵珠子代表著他的字、畫、文、策展、評論和智慧，今年6月他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的「神彩揮揚－黃圻文的藝術世界」個展，正有如將所有落地的小珠子串連成一串串珠鍊一樣，希望它是閃閃發光，即有鄉土情，也有當代味，完整的呈現真正屬於黃圻文心靈原鄉的藝術世界，讓大家去檢驗和評判一位本土藝術家的成長軌跡和未來走向，這應該是深具特殊意義的展覽，期待他不斷的自我追求和超越，因為心靈的原鄉永遠是藝術家共同追尋的夢想。

